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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发展，各种AI产品已经

逐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19世纪，作为人工智能

和计算机学科的鼻祖，数学

家查尔斯·巴贝奇与艾达·

洛夫莱斯尝试着用连杆、进

位齿轮和打孔卡片制造人

类最早的可编程数学计算

机，来模拟人类的数理逻辑

运算能力。

20世纪初期，随着西班

牙神经科学家拉蒙-卡哈尔

使用高尔基染色法对大脑

切片进行显微观察，人类终

于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几乎

全部思维活动的基础，都是

大脑中那些伸出细长神经

纤维、彼此连接成一张巨大

信 息 网 络 的 特 殊 神 经 细

胞——神经元。

至此，尽管智能的具体

运作方式还依然是个深不

见底的迷宫，但搭建这个迷

宫的砖瓦本身，对于人类来

说已经不再神秘。

智能，是一种特殊的物

质构造形式。

就像文字既可以用徽

墨写在宣纸上，也可以用凿

子刻在石碑上，智能，也未

必需要拘泥于载体。随着

神经科学的启迪和数学上

的进步，20世纪的计算机科

学先驱们意识到，用机械去

再现人类智能的思路，在原

理上是完全可行的。因此，

以艾伦·图灵为代表的新一

代学者开始思考，是否可以

用二战后新兴的电子计算

机作为载体，构建出“人工

智能”呢？

图灵在 1950 年的论文

《计算机器与智能》中，做了

一个巧妙的“实验”，用以说

明如何检验“人工智能”。

这个“实验”也就是后

来所说的“图灵测试”：一名

人类测试者将通过键盘和

显示屏这样不会直接暴露

身份的方式，同时与一名人

类和一台计算机进行“网

聊”，当人类测试者中有七

成都无法正确判断交谈的

两个“人”孰真孰假时，就认

为这个计算机已经达到了

“人工智能”的标准。虽然

图灵测试只是一个启发性

的思想实验，而非可以具体

执行的判断方法，但他却通

过这个假设，阐明了“智能”

判断的模糊性与主观性。

1956 年，人工智能正式成为科学上

的一个概念，而后涌现了很多新的研究

目标与方向。比如说，就与人们在走迷

宫遇到死胡同时会原路返回寻找新的路

线类似，工程师为了使得人工智能达成

某种目标，编写出了一种可以进行回溯

的算法，即“搜索式推理”。

而工程师为了能用人类语言与计算

机进行“交流”，又构建出了“语义网”。

由此第一个会说英语的聊天机器人ELI⁃
ZA诞生了，不过 ELIZA仅仅只能按照固

定套路进行作答。

而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有学者指

出人工智能应该简化自己的模型，更好

地学习一些基本原则。在这一思潮的影

响下，人工智能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麻

省理工学院开发了一种早期的自然语言

理解计算机程序，名为 SHRDLU。工程师

对 SHRDLU的程序积木世界进行了极大

的简化，里面所有物体和位置的集合可

以用大约 50个单词进行描述。模型极简

化的成果，就是其内部语言组合数量少，

程序基本能够理解用户的指令意义。在

外部表现上，就是用户可以与装载了

SHRDLU程序的电脑进行简单的对话，并

可以用语言指令查询、移动程序中的虚

拟积木。SHRDLU一度被认为是人工智

能的成功范例，但当工程师试图将这个

系统用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时，却惨遭滑铁卢。

而这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与图

灵的想象有所不同。

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发展，并未在模

仿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也称强人工智

能）”上集中太多资源。相反，人工智能

研究自正式诞生起，就专注于让计算机

通过“机器学习”来自我优化算法，最后

形成可以高效率解决特定问题的“专家

系统”。由于这些人工智能只会在限定

好的狭窄领域中发挥作用，不具备，也不

追求全面复杂的认知能力，因此也被称

为“弱人工智能”。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可以高效率解

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在解放劳动力，

推动现代工厂、组织智能化管理上都起

到了关键作用。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正

在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随着系统收集的数据量增加，AI算法的

完善，以及相关芯片处理能力的提升，人

工智能的应用也将逐渐从特定的碎片场

景转变为更加有深度、更加多元的应用

场景。

从小的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其实已

经渐渐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从大的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在制造、交

通、能源及互联网行业的应用正在逐步

加深，推动了数字经济生态链的构建与

发展。

（选自 2022年 3月 11日光明网 https:
//kepu.gmw.cn/2022-03/11/content_35580
971.htm，本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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